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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铁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气大王”“机器大王”……曾有一批无锡人的事业在上海风生水起

大上海与“小上海”，百年实业彼此成就

江南有两座城市，从来关系非同一般。一座是大上海，另
一座是上世纪 20年代就被称为“小上海”的无锡。“小上海”

的称谓，不仅是对无锡早年工商业繁荣的赞誉，也暗示了两
座城市间的特殊关系。曾有人对民国时期上海的实业家做过
统计，名录里的近 800位实业家竟有 137位是无锡人。

清咸丰、同治时期，太平军东进，上海一时间聚集起数百
万难民，一座大城由此形成。李鸿章的淮军和无锡杨宗濂的
团练在上海会合，这大约是有案可稽的无锡与上海早期邂逅
了。 杨宗濂后成李鸿章重用之人， 他也是无锡著名实业家，

1895年最早在无锡开办民族工商企业———业勤纱厂，其子杨
翰西则是江南最大园林鼋头渚的开发者。

19世纪后期，无锡人张叔和成了上海滩的红人。那时，上
海有座叫“张园”的西洋园林闻名遐迩，园主人就是张叔和。

1870年，20岁的张叔和去了上海，曾在李鸿章创办的轮
船招商局任帮办。1882年，他从洋人手中购得一座园林，一番
扩建后取名为“张氏味莼园”。园子 60余亩，乃当时沪上私园
之最。他在园内造了一座大洋房名为“安垲第楼”，是当时上
海滩最高最美的建筑之一。1885年张园对外开放，被誉为“海
上第一名园”，是最受追捧的娱乐热地。著名拳师霍元甲就曾
在此设擂台与人过招。家在上海、人在天津的严复，则常写信
叫家人到张园买这买那。19世纪 80年代的上海，电灯尚未普
及，张园的夜晚灯火璀璨明亮。

小城无锡的崛起，更离不开大上海的辐射与带动。发轫
于 1861年、绵延至 1894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影响
深刻。作为海上门户的上海得风气之先，而无锡人则在上海
影响下迈出了民族工商创业的第一步。和张叔和一样的无锡
人大有人在，他们都小小年纪就来到上海，学生意，闯世界，

摸爬滚打，接受了最初的工商文明熏陶，也积累了生意场上
的丰富经验，上海成了培育无锡实业家的摇篮。

李鸿章把改革突破口放在了南方，轮船招商局、机器织
布局、 江南制造局等一系列最早的实业性机构都设在上海。

这些机构中不乏无锡人的身影。杨宗濂的三弟杨宗瀚就是机
器织布局的总办，李鸿章对其信任有加，短短两三年，他就让
企业扭亏为盈。当张叔和经营张园大获成功之时，无锡人徐
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也先后抵沪。他们结识
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并一起进入安庆军械所潜心研制火炮
弹药、船用蒸汽机和小火轮。他们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造出
了国内最早的制造兵轮枪炮的工作母机。 后又与人合作，在
上海创办了格致书院，培养了许多急需技术人才。

周舜卿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银行家、 实业家、“煤铁大
王”，拥有大量房产。1900年，他在无锡农田里辟建了一座小
城，名“周新镇”，乃中国新城开发的先行者之一。1867年，16

岁的周舜卿随族叔到上海讨生活，在利昌铁号做学徒，他省
吃俭用，将微薄薪水全花在学外语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
周舜卿果然梦想成真成了洋行经理，煤铁、钢材、缫丝、纺织、

冶铁经营皆风生水起。又创办信成银行，并获准发行钞票。至
20世纪初，周舜卿已是上海工商界叱咤风云的豪绅巨富。

位列“旧上海十大实业家之首”的祝大椿，1872年，17岁
的他入上海大成五金号习业，勤奋好学，恶补文化，得以进入
英商怡和洋行和上海电气电车公司，逐步成为熟谙钢铁五金
进口业务的商界精英，并谙熟了经营诀窍。他创办源昌商号，

经营煤铁五金，并与人合伙开发房地产、投资国际轮运，参股
沪苏锡等地碾米、面粉、纺织等企业，成为海上巨富，也是上
海滩的“电气大王”“机器大王”。

无锡荣氏，被毛泽东誉为“民族工商第一家”，荣宗敬、荣
德生兄弟可谓最有建树的民族实业家，是上海滩“面粉大王”

“棉纱大王”。兄弟俩都十三四岁到上海钱庄学生意，勤勉好
学，吃苦耐劳，很快成为业务熟手。学徒期满，宗敬留任钱庄
跑街，德生则赴广东厘金局协办进出口税务。上海钱庄和广
东业务的积累，使他们敏锐地发现了隐藏于面粉产业中的巨
大商机，从而选定最初投资方向，获利颇丰。其本族兄弟荣瑞
馨，也是年少赴沪，在荣广大花号习业，后成为丰泰、怡和、泰
和等洋行买办和英商鸿源纱厂经理，并与人在上海开设裕大
祥商号、振华纱厂，回锡创办振新纱厂，广泛投资制粉、榨油、

保险、证券业，乃沪上有名的实业家。

还有许多无锡籍实业家，如“福新后主”王禹卿、“呢绒大
王”陈梅芳、“桐油大王”沈瑞洲、“电池灯泡大王”丁熊照，还
有吴少卿、陆培之、匡仲谋等人，也都是先在商号习业，而后
独立创业，最终完成转型的实业大家。他们成功后大多都回
乡投资建厂、招募工人，推动了无锡的发展。可以说，在与上
海的关系中，无锡不仅乐于汲取新理念、新技术，也乐于接纳
外来资金、人才和商品扩散，并勇于在大城市打拼拓展，这种
既勇于接纳又积极进取的姿态使无锡大受裨益。

19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无锡赴沪“学生意”人数超过
江南其他城市， 这些经过上海新风气新时尚新知识熏陶的
人，成为无锡后来经济腾飞的人才“种子”。至 20世纪初，无
锡赴沪习业队伍更为庞大， 有的村子因为有成功者的引领，

半数年轻人都去了上海。他们在那里学生意、学外语、进洋
行，有机会接触新时尚、新商品、新经营模式乃至新的生活与
消费方式。于是沪锡之间形成了人才、产销上的相互呼应之
势。在时代赋予无锡的历史机遇中，既有巧合，也有必然。

改革开放初，乡镇企业崛起。无锡人表现依然最是活跃，

凭借敏察善纳的人文性格，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村办经
济异军突起，摸索出一条农民致富之路，创造了影响巨大“苏
南模式”。

无锡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在强者如林的市场立足，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再次借力了大上海的技术与资源。 一批被称为
“星期日工程师”的上海技术人员，为无锡乡镇企业现场解决
技术难题，企业活了，他们的口袋也鼓了。不少乡镇的业务也
来自上海大型企业的配套，桑塔纳汽车不少配件就出自无锡
的乡野。20世纪前叶，无锡以地域、交通、人力和成本优势成
为上海无可替代的后方工业基地，百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
经济格局仍在延展，两地协作互动深入持续，在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小上海” 仍会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带
动，未来这种关系将会更稳固、更密切，前景未可限量。

———上海人看无锡———

明理务实识大局，是无锡人的法宝
曹可凡

说起无锡，风光旖
旎、物产丰饶固然是其
发展基础，但是，知书
识礼更是推动地域社
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
要引擎。

譬如薛福成家族
便以“读书明理”为家
训，强调“天下事，利害常相伴，唯读书则
有利而无害。不问贵贱、老幼、贫富，读一
卷便有一卷之用，读一日便受一日之益”，

然而又不拘泥于，甚至不屑于“专经八股
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传统科举之
路，崇尚“经世致用”哲学，正如薛福成所
言：“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
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
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
专力于是。”

荣氏家族前辈，更是从未将“学而优
则仕”看作人生唯一进取目标，鼓励后人
多元发展。“他日不必做秀才、做官，就是
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
子”，故荣德生先生直言：“回去读不成，被
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从
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 遍读四书五
经， 但父亲对两个儿子有极为清醒的认
识：“哥哥王尧臣天资愚钝， 但能用功勤
读，生性憨直，喜欢骑在牛背上读书，待命
其背书时，已经滚瓜烂熟。弟弟王禹卿性
黠好嬉，对经书不感兴趣，但读司马迁《货
殖列传》时，却读得津津乐道。”所以父亲
在一旁揣摩， 这两个儿子或许于功名无

缘，但外出经商大概也是一条出路，只是
告诫两个儿子“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
贵，万不可有骄傲之心。世有骄傲之人，凡
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

不肯佩服。 此等人， 必顿致寸步难行。所
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

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

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

从这封父亲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的高祖，这位清末秀才，尽管自己通过
科举求得功名，但却不迂腐，主张儿子可
按自己的天赋与本性，寻找属于自己的人
生之路。他老人家将为人处世看得尤为重
要，特别是将“谦敬”二字视作取得成功的
必要条件。

其实，纵观无锡近代工商业者的人生
轨道，顽强的意志、开阔的胸襟、灵敏的头
脑、知书达理、灵活多变，是其获得成功的
制胜法宝。

其次，我们的先辈能以前瞻的眼光寻
找事业的基点，规划未来蓝图。当中国绝
大部分地区仍秉承“重农抑商”保守思维
时，他们早已身先士卒，在“商业”领域开
疆拓土、建功立业。同时，浓厚的桑梓观念
促使他们擅长与乡亲共同携手，发挥各自

优势，甚至甘愿损失些许个人利益，着眼
于大局，抓住机遇，快速推进。

譬如，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兄弟
最早为荣家的茂新面粉厂做事，但面对辛
亥革命前后，面粉行业红火局面，不甘心
依附于他人、寄人篱下，毅然决定与企业
负责购买小麦的浦氏兄弟联手创业。荣宗
敬、荣德生昆仲得知原委之后，非但没有
气恼，反而主张与之合伙开创“三姓六兄
弟”合作办厂模式，并看准因第一次世界
大战导致国际市场面粉需求激增，欧美列
强无法向中国倾销， 迅速推进企业 “孵
化”，不出 10年工夫，便成为面粉行业“巨
轮”，独占鳌头。按如今现代管理学的观念
来说，这种合作模式堪称最早的“中国合
伙人”， 其成功完全得益于祖辈高瞻远瞩
的思维方式，以及通达开放的内心世界。

当历史车轮不断往前行进，五四运动
风起云涌，爱国与救国浪潮成为无锡青年
面向新世界的重要推手。我们的祖辈不断
接受新思想、新学识、新方法。他们不满足
过物质富裕的平淡生活，而是主动介入社
会，一展血性男儿本色。

我的舅公王启周当年正在东吴大学
法学院读书，他组织在沪读大学的无锡籍

大学生， 如陆定一、秦
邦宪、杨荫浏等有为青
年，成立进步社团“锡
社”， 以天下兴亡为己
任，拯救家乡的大无畏
精神， 鞭挞社会弊端，

并发出呐喊：“我们不
知势与利，我们亦不怕

势与利，我们不怕摧残，我们不怕牺牲，我
们只知把沸腾的热血，一洗那陈腐残破的
污迹。”

五卅运动中， 那些年轻人拍案而起，

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刊印《血泪潮》

日报，号召民众“打倒社会冷血领袖，愿有
良心有热血的人们联合起来”。

祖辈那种无所畏惧、敢于冒生命危险
参与社会变革的英雄主义情怀，以及“抱
柴于烈火之上”的牺牲精神令后人景仰。

无锡人血脉中浸润着仁、义、礼、智、

信等深厚的儒家传统，又有兼善天下的
雄心壮志，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
求，刚正不阿、侠骨柔情，这样的地域文
化个性推动着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散发着更大的、耀眼
的光芒。

与此同时， 随着大批无锡人来到上
海、融入上海，无锡人的灵活低调的处事
方式、前瞻性的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
严谨的契约精神也慢慢融入上海的城市
文化中，成为海派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
作为在沪的无锡人， 需要高擎祖辈的旗
帜，在更为国际化的舞台上，开拓更为广
阔的天地。

———无锡人看上海———

无锡的“存在感”，与上海大有渊源
尤莼洁

掐指一算，我在上
海生活的时间，已经超
过了在无锡的。但别人
问我， 你是哪里人，我
还是脱口而出：无锡。

如果对方是身份
证 310 开头的上海人，

一般会说： 我阿爷、姑
父、婶婶……也是无锡人。第二句话才是
呐无锡肉馒头（肉骨头、面筋）交关好吃。

上海人对无锡人，有种对其他地方不大一
样的亲热，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荣
国府的夫人小姐们对刘姥姥的态度。

也因若此，很少听到上海人对无锡人
有什么非议， 反而是我的同乡钱钟书在
《围城》里写过一段，印象太过深刻，以至
于一说到“在上海的无锡人”，就立刻从脑
海中冒出来：

“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其实就
是上海）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

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为
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土木工程为最
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
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

顶着锅盖说句实话，老钱的观察力是
惊人的。无锡是吴地起源，底蕴深厚。历史
上颇有些文化人物，明代的东林党横跨学
术与政治圈。到了近代，更是群星璀璨，钱
穆、刘半农、钱钟书、徐悲鸿、阿炳……个
个都是不世出的文化大家。但我早年印象
中的同乡，确实大多如老钱所描绘的直男
性格，生硬无趣，唯一的文娱爱好是打打
麻将。无锡的城市形象，也一直以强调产

业优势为主，除了很早以前的一首《太湖
美》，始终不大爱打偏“软“的文化牌。

重商、重利、务实、勤勉，无锡近代以
来的城市性格， 其实与上海大有关系。

1929年，曾留学日本的城建专家王伯秋在
无锡县政府演讲 《我对于无锡建市的感
想》，给了无锡“小上海”的别号。

为什么是无锡， 而不是更近的苏州，

或者输送了很多买办人才的宁波被称作
“小上海“呢？

因为在当时的长三角城市中，无锡的
工业体系最发达和完整，和上海经济的关
系也最紧密。 这和无锡的地理位置有关，

它不是通商大邑， 但处于长三角中心腹
地， 是京杭大运河和沪宁铁路的枢纽节
点，交通便利。同时也和无锡的产业基础
有关，民国产业经济学家龚骏在《中国都
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中认为，“上海
不特为我国军械缫丝、 棉纺织业之首创，

其他各业之滥觞于此者，为数极多”。自农
业社会，无锡便是鱼米之乡、蚕桑重地，加
上沟通浙沪和北方的地理位置，在晚清便
已成为华东数一数二的米市和蚕茧集散
中心。 无锡民族工业发起之初的三大家
族，开纱厂的杨家，开面粉厂的荣家，开丝

厂的周家，皆与上海关系密切。

到了上世纪 30年代， 无锡已是上海
农业消费品及出口生丝的生产基地，上海
的产业工人中， 也有近 30%来自无锡。同
时上海为无锡的工业体系发展提供了现
代化的技术和信息，有一数字可见两地关
系紧密：1926年， 京沪长途电话线上海至
无锡段架设完成；至 1930年，无锡长话去
话业务量约 2万次，其中南京约 1200次，

常熟约 100次，上海约 9000次。

当时的上海和无锡，便深刻体现了中
心城市与区域城市间相存相依、 共生共
荣、不可分割的关系。依赖上海的贸易和
金融优势，从机器缫丝业始，无锡走出了
一条偏重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即使到了今
天，无锡的产业依然偏“重”。2018年，无锡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618.71 亿元，

位列江苏第一。钢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化工业和通信电子业，是无
锡长久以来的产业王牌。

但 2007年太湖蓝藻的暴发，让无锡意
识到产业转型的迫切。2010 年世博会期
间，无锡举办了世博会的一个分论坛，来自
全世界的记者和嘉宾去参观了尚在建设中
的物联网产业园， 这个产业园离我家所在

的村庄非常近， 当我告
诉一位来自美国的人类
学家，顶着“智慧城市”

logo的大楼几个月前还
是农田时， 她发出了难
以置信的惊叹。

当时 “智慧地球”

的概念刚刚兴起，无锡
布局物联网产业是相当超前的，是融合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一盘大棋，而引
进的首批 IT专业人才，据我所知正是来自
上海的科研院所。十年磨一剑，今年无锡提
出了“新工业梦”的愿景，期望打造物联网
的 “思想策源地、 产业新跑道、 资本新天
地”。完成这一梦想，无锡所要依仗的，除了
自身的制造业基础外， 上海的资本和金融
要素，杭州的技术和模式输出，都是不可回
避的资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身处
沪宁发展带和宁杭发展带交叉点的无锡，

要更上一层楼，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如何
对接好上海这个龙头可谓至关重要。

最后有个疑问挥之不去。最近新华社
和 B 站合作拍了个反映长三角一体化的
短视频，一天之内从上海出发，到杭州、宁
波、南京、常州、苏州的各个景点打卡，“包
邮区”其他重点城市都走到了，唯独没有
无锡。2018年，无锡人均 GDP2.5万美元，

超过上海、苏州、杭州，位列长三角城市第
一，在国内城市中也仅次于深圳，但为什
么无锡在全国甚至在长三角的存在感都
还是这么低呢？

无锡， 还是要补上城市营销这一课
啊！

江南大学江南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庄若江

长三角两地书

由晚清无锡籍富商张叔和扩建的张园在当时的上海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 资料照片

陈列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中的这台清花机，

曾属于荣氏申新纺织公司。它是上海纺织工业
乃至中国民族工业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视觉中国供图

上海的高安路、宛平路一带曾有不少无锡
商人居住。 资料照片


